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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1059”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这是一项中

国高科技的战略行动。中国是第一个
敢于向茫茫天空、浩瀚星河挑战的国
家，火箭的童年是在中国的摇篮里诞生
长大，于1300多年前才传到了阿拉伯世
界。世界上第一个圆梦飞天的突破，就
起飞在明朝帝都金陵的紫金山上，虽说
失败了，但志气勇气长存浩宇，英雄遗
志永留人间。永不言败、永远追求完美
成功的品德，就是中国人的个性风格。

苏联也许没有想到，当新技术协定
还在莫斯科谈判时，中国的导弹、火箭
研究院就已宣告成立。一大批誓在必
得的精兵强将汇集于一分院的各个研
究室。国防部五院为培养测试、操作、
维护导弹的骨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
兵司令部共同组建了炮兵教导大队，下
设指挥、技术、发射、运输四个连，其中
一部分学员成为二炮部队的骨干。《国
防新技术协定》签定后，苏军一个缩编
P-2 导弹营到达北京，负责导弹的测
试、发射等操作训练事宜的传授。两发
P-2 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同时到达一
分院驻地。1958年1月13日，一分院所
属教导大队第一期培训班开学。4 月，
在北京坦克靶场进行了第一次 P-2 导
弹实战演练。一分院有关科技人员也
来到现场参观学习，后又开办了第二期
培训班。

国防部五院和一分院在此先后制
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 年至
1962年）研制工作和喷气火箭技术发展
的 10年规划。确定 1958年的研究工作
重点，是学习并掌握 P-2 导弹资料，做
好仿制生产的一切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基地建设，开展在现有条件下的各项科
学研究工作。5月 17日，国防部五院和
国家一机部一起安排“1059”任务分配
表。我国的导弹仿制工作就从这一天
开始正式上马。

“1059”是我国仿制 P-2 导弹的代
号。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同黄克诚

（军 委 总 参 谋 长）、钱 学 森 一 起 部 署
“1059”仿制计划。计划要求 1959 年 10
月完成第一批导弹总装出厂，争取于建
国10周年试射，但是这个计划后来被推
迟了。当时决定仿制工作以国防部五
院为主，各有关工业部参加。6月，一分
院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规划，明
确以研制设计工作为中心，近期以仿制

‘1059’为重点，配合中国科学院试制两
级探空火箭，掌握火箭技术，并着手新
型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当时一分院的
科技人员并不多，就敢于拿出这样高瞻
远瞩的开创性的规划，是非常可敬的。
为了尽快实现这个富有战略意义的规
划，中央领导下令全国为一分院输送最
优秀的、与导弹研制学科有直接或间接
关系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当苏联送来的 P-2 导弹的图纸铺
开在以钱学森为首的仿制小组的大办
公桌上时，除了钱学森能看懂外，没几
个人懂得图上绘的是什么东西。“这枚
样品全长为 17.7 米，最大直径为 1.65
米，尾部有 4 个梯形尾翼，起飞质量为
20.5 吨，以液氧和酒精为推进剂，地面
发动机推力约为 370 千牛，采用惯性加
无线电横偏校正混合式的制导系统，导
弹射程为 590 公里，弹头装常规炸药。
P-2 导弹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期德国 V-2 导弹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
的，射程比V-2提高了一倍。”钱学森一
面讲解着，一面用手中的小棍敲打着导
弹图。因一分院的导弹总装厂还没盖
好，导弹就置放在一家医院的药库里。
他又根据几位专家的提问，对制造导弹
涉及的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

自动控制等专业知识与几位专家作了
交流。

听着钱学森的介绍，谢光选和梁守
槃的思绪飞回到了拆卸 P-1 导弹时的
情景。那时，为了研制自己的导弹，就
得从仿制别人的导弹做起。而要仿制，
第一步就是拆卸、解剖导弹，将所有零
部件一一分析，再重新绘制成图纸交给
工厂制成产品，重新组装、试验。这是
一桩非常细致的工作，来不得一点儿差
错，就连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走样。谁来
拆卸导弹？人多了会搞乱，人少了又太
慢。还有生产中每一个部件用什么材
料，中国有没有，能不能生产这些材料，
当时都是未知数。

据谢光选回忆，当时钱学森沉思
着，忽然把目光来回移动在谢光选和梁
守槃的脸上，他征询地问：“我看拆卸导
弹的事，咱们这些只上过讲台的人恐怕
不行，不是说咱们不懂，而是从没有摸
过钳子、扳手、榔头的手，不知咋使劲。
小谢（谢光选当时30岁出头）、老梁他俩
都在兵工厂干过，比咱们懂行。”

“钱院长既然话说到这份上，这活
儿我是推不脱了，梁大个就咱俩接了
吧！怎么不说话呀？”谢光选边说边用
眼光扫着梁守槃那长满胡须的脸。

梁守槃环视了一下四周围过来的
目光，假装长长叹了一口气：“看来我是
想推也推不了啦。钱院长不过这事儿
要以小谢为主 ，我打打帮手没问题。”

“行，这就定啦，小谢能者多劳吧！”
钱学森高兴地拍着谢光选的肩膀说。

上就上嘛，天生不怕输，生性是条
倔牛的谢光选，涉足航天的第一仗就打
了个冲锋。不论是谢光选还是梁守槃，
心里都很满意，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
次联手解剖外国人研制的导弹，第一次
搬弄世界高科技制造的杀伤性巨大的
武器。他们知道这种导弹是多个学科、
百余个专业技术的复合体，牵一发而动
全身。虽然在大学时代，他们都偏爱火
箭知识，而且还刻意研究过这方面的著
作，又加上他们本身有着较高的理论知
识和专业成就，又经历过理论专业与实
际联系的应用，但今天还是感到知识短
缺，还需要注入新的知识。因为在今天
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的进步、知
识更新的速度往往就在转眼之间。为
了解剖，他们找来《宇航工程手册》，从
中找答案。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导弹
原理、结构组成、单元配制、生产材料，
他们每晚都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挑灯
夜战，重新熟悉英语、德语，攻读从前没
学过的俄语，又自学陀螺力学、控制论、
可靠性数学、计算机、低温传热学、二相
流和热传递的最新进展等专业知识。
白天他俩在闷热的药库围着导弹敲打
扭旋，干的是体力活，又是脑力活，身和
心一起动，不敢有一丝儿放松。那个
累、那个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谁说科
学家是动脑不动手呢？到了晚上还不
能休息，得把一个个卸下的零部件在灯
下铺开，一个一个研究，记在小本上。
一个月下来，导弹倒是卸完了，他俩像
得了一场大病，蒙头睡了两天两夜。

当谢光选、梁守槃拆卸导弹的工作
接近尾声时，苏联送来了第一批“1059”
导弹的图纸资料，而谢、梁对“1059”的
了解、认识已超前于图纸资料到达的时
间，一分院的技术人员很快开始对这些
图纸资料进行译制。1958年初，一分院
的组织结构已根据形势作了更为科学
的调整，原来的机关办公室、政工组、技
术保障组、物资保障组，调整充实为办
公室、政治部、技术保障处、物资保障
处；原来的8个专业研究室，即总体设计
研究室、结构强度研究室、空气动力研
究室、火箭发动机研究室、冲压发动机

研究室、化学推进剂研究室、材料研究
室、测试研究室，总体设计研究室改为
地地弹道式导弹设计部，空气动力研究
室改为火箭发动机设计部，原北京飞机
修造厂划归一分院成立导弹总装厂，同
时新成立发动机试验站、地空导弹设计
部。

导弹仿制工作由此全面铺开。研
制基地的建设工程进度远远不能适应，
工程所需的设备的引进跟不上，国家采
取了许多措施，包括从第三国快速采
购，不只走莫斯科一条路。中央军委还
加派工程部队，抽调空军、海军的技术
力量加快工程建设的步伐。在“自力更
生”的方针指引下，采用土洋结合的办
法，夜以继日、三班倒，加快一分院的基
本建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困难年
代，苏联停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承
诺的所有原定的材料、设备和元器件的
供应。在一分院工作的苏军导弹营撤
离了中国，部分苏联专家被召回国。

“东风二号”导弹
“东风二号”导弹，就是那个年代我

国防战线的科研工作者，自强奋起、自
行设计的第一个液体地地中近程导弹，
虽然是在“1059”基础上进行改进再创
新的型号，却是我国导弹技术发展史上
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它的经历充
满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与眼泪与欢
笑一起，走过了一段辛酸痛苦、执着不
屈、最终洒满鲜花的历程。

在仿制“1059”的过程中，一分院的
科技人员不仅深入学习图纸资料，并下
到工厂解决工艺、材料问题，处理超差
代料问题，还对苏联提供的样品进行性
能测试、理论计算，在此基础上进行反
设计，这一切都为今后的自行研制作好
了准备。当时，一分院的科研人员发现

“1059”本身的推力和射程还有潜力可
挖。设计部曾利用“1059”发动机的零
组件进行提高承载能力的试验，证明
加大推进剂的流量、提高燃烧室的压
力，还可以提高发动机的推力。他们
进一步对导弹的总体方案与弹体结构
进 行 分 析 研 究 ， 得 出 结 论 ： 在

“1059”基础上，再进行一些改进设
计，就可以将导弹射程由550公里提高
到1000公里左右。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自行设计
的第一步怎么走？是迈大步，还是迈
小步？正当一分院围绕这个问题议论
纷纷、一时难以决断时，另一个决定
中国“两弹”命运的大争论，却在北
戴河正在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
会议上唇枪舌战了起来。

追溯其背景，还是当时的“大跃
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导致整个国
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此，中央被
迫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于是有些
人就在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说：现
在国家困难重重，人民生活很苦，财
力吃紧，研制“两弹”既然困难很
大，不妨暂时停一停，等国家经济状
况好转后，再上马研制会阻力小一
些，困难也少一些，进展也许会快一
些。凡事都有个先后，古人说，欲速
则不达。

上马还是下马？争论之激烈就像
北戴河一样波浪汹涌。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正在杭州搞调
查研究的毛泽东的耳朵里。他特意打
电话给聂荣臻，先问了问会议争论情
况，然后加重了语气说：“不久前看到
一份材料，说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
日本差得很远，日本现在还没有导
弹、原子弹，但他们对此很重视。问
题是我们中国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
好研究一下。”毛泽东还打了招呼，要
亲自找聂荣臻谈一下。

此时，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以
及国防科研方面的负责人方强、王
铮、刘秉彦等都参加了北戴河的会议。

会议上争论双方都据理力争，意
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在不断升
高，这是关系着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
命运之战，当然要争个明白，争出一
个正确的决策。

主 张 “ 下 马 ” 一 方 的 主 要 观 点
是：苏联的援助没有了，加之当前经

济形势不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经验
不足，困难太多太大。而我国工业本
来就很脆弱，基础差，无法保证尖端
武器研制的原材料供应。搞“两弹”
花钱太多，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
发展。搞常规武器的同志也有一些看
法：你搞你的原子弹，我甩我的手榴
弹。

聂荣臻越听越不安，这不仅只是在
困难面前，对研制“两弹”失去信心，丢
掉决心，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有这种思
想的干部不是一个两个，甚至包括身居
工业部门与军事机关要职的领导。

聂荣臻白天黑夜召开座谈会，找
人谈话，一连几天连轴转。在冷静分
析了情况并和大多数谈话的同志取得
一些共识后，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国“两弹”的研制都具有了一定的
基础。射程550公里的近程地地导弹已
发射成功，现已转入自主研制；研制
队伍已经形成并有了一定的实力，是
一支值得信任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
集结在一分院、核九院的 7000 多名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学技术人员；一
批先进的研究设备已经配备，近几年

“两弹”的研制带动了相关科学技术的
飞速发展，生产原子弹的铀资源也能
满足需求；特别是我国已有一批世界
一流研制导弹、原子弹的爱国科学家
群体，这是起决定作用的。聂荣臻无
论是在会上发言，还是听汇报谈话，
都坚定地表明态度，一再强调“两
弹”要继续攻关。

大会结束那天，聂荣臻作了一个
较系统的讲话，他恳切地说：“国防科
研方面，必须坚持‘两弹为主，导弹
第一’，这个去年 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
议确定的方针，这个经中共中央批准
的方针，决不能动摇，更不能背地里
说三道四。我们就是要在三五年内突
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
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我
的 意 思 一 个 字 ‘ 进 ’。 我 们 搞 ‘ 两
弹’，并不是排除常规武器的研制，两
条腿走路，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
还得靠常规武器，这关系国家的安
危，因此还要特别注意常规武器研制
的配套，这个问题不解决，也是要犯
历史性错误的。无论是尖端武器，还
是常规武器，上不去的关键是新型原
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
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
都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
办法就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
关，否则，事倍功半。另一项措施是，尖
端和常规要想都上去，就都要缩短战
线，来个任务排队。比如过河，河上的
桥只有那么宽，一齐过会掉水里，那就
得依次排队，否则谁也甭想过。现在是
虱多不痒，困难成堆，那就得先理一
理。尖端、常规不能挤，其他就能挤
吗？不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困难是
摆着的，我们还是要上，不管是尖端武
器还是常规武器，都不要退，也不能
退。”

从北戴河回来，聂帅立即派张爱
萍、刘西尧、刘杰率领调查组到核工业
建设基地和核九院、一分院的第一线实
地考察，将考察情况向中央和中央军委
写了报告。报告认为：“经过前一时期
的努力，在各有关方面配合下，核工业
建设和导弹、原子弹研制工作均有了较
大进展，只要国家进一步加强组织协
调，更好集中全国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
攻关，安排好所需设备、仪器、仪表和原
材料的研制生产，1963年至1964年发射
新的中近程、中程导弹，1964 年炸响原
子弹这一目标是可能实现的。”毛泽东、
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对上述报告提出了
肯定的意见。

对于导弹、原子弹，陈毅元帅以风
趣的语言表示了鲜明而坚定的态度：

“脱了裤子典当了，也要把导弹、原子弹
搞上去。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
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
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就在“东风二号”正式上马却又在
走什么路上难以抉择时，火箭专家屠守
锷上任一分院副院长，全面负责技术工
作。面对重重阻力和困难，他只平静地
说了一句：“苏联人能做到的，不信我们

做不到。”
屠守锷是一个不信邪的人，少年时

代就定下报国大志。他生于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 1917 年 12 月 5 日。他生在浙江南浔
一个小职员的家庭，家境虽不富裕，父
亲却希望子女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屠
守锷在家乡念完小学，相继考入了浙江
省省立二中和江苏省省立上海中学读
书。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对上海的大轰
炸，使在上海就读的屠守锷亲身经历了
这惨绝人寰的空中大屠杀。那天清晨，
父亲到上海接他回南浔老家过春节，父
子俩刚走到离南浔还有 10 多里的一座
小桥，突然，天空乌啦啦黑了一片，天上
传来打雷似的吼叫。他抬头看见几十
架日本“黑寡妇”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向
地面俯冲，父亲拉着儿子飞跑躲在小桥
底下，在躲过了第一轮日军飞机扔下的
炸弹后，父亲对儿子说：“孩子记住这个
仇，我们国家会造出自己的飞机来。”

雨点似的炸弹砸向上海的高楼大
厦，滚滚浓烟中的上海，到处墙倒楼
塌。炮弹将这个中国少年炸醒了，国难
家仇，使他很小就明白一个国家要不受
人侵略，就要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小屠
守锷心里暗暗说：“长大了我就去造飞
机，造出好多好多飞机，看哪个外国强
盗还敢在我们的天上耀武扬威，轰炸扫
射。”

立下航空报国志，屠守锷发奋读
书，终于考进了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
大学设立航空系后，他就转到航空系。
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毕业，以优异的成
绩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攻读硕士。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应聘
到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成为一名
工程师，负责飞机的强度分析。他抓住
了在美国飞机厂这个宝贵的实践机会，
想着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海外游子
的归心，时时牵挂着患难中的祖国和家
乡的亲人。1945 年，抗战刚刚胜利，归
心如箭的屠守锷从美国东部的布法罗
横穿北美大陆，历时 40 多天，到达了美
国西海岸的旧金山。那时没有客轮直
航上海，他搭乘一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
回到了祖国。

屠守锷曾在西南联大开设航空专
业课程。1947 年转到清华大学航空系
任教，为培养下一代航空人才呕心沥
血。这时他开始与一些进步人士接触，
逐渐了解了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思想，通
过亲身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见所闻，他
深刻认识到，要想靠国民党来圆自己的
强国梦是不可能的。共产党给了他希
望也给了他力量，于是在地下党的帮助
下，他于1948年在清华园秘密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这是屠守锷生命中的第一
个里程碑，而决定他毕生事业辉煌转折
点的，则是在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
屠守锷，有一天突然收到聂荣臻元帅邀
约的请柬，请他到中南海参加中央书记
处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在
如何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武器导弹、原子
弹以及航空工业方面，听取钱学森等科
学家的意见。同年秋天，屠守锷随聂帅
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他被
聘请为代表团顾问。回国后，屠守锷受
聂荣臻之邀，正式调入国防部五院工
作，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
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
境条件的研究。在既无资料也无图纸
的情况下，他团结众多专家破解攻关，
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搜集资料，摸
索实践，在一间冬天墙上结冰、夏天蚊
子咬人的陋室里，为中国导弹研制铺开
了蓝图。

1960年前后，苏联专家撤离中国这
段时间，屠守锷在率领他的设计部从开
始仿制到自行设计“东风二号”的艰难
历程中，逐渐成了导弹研制的行家。就
是这样一个不信邪的人，他能忍得下苏
联撤退专家对我国导弹科研的威胁
吗 ？ 苏 联 专 家 们 也 许 并 未 察 觉 在

“1059”的仿制后期，我们的研制工作的
重点就已开始转移到自行设计上了。
屠守锷和他的同事们在广泛吸取意见、
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的基础上，潜心研
究制订了地地导弹的发展规划，并参与
制订了其技术发展方向，还主持选定了
我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

术方案和技术途径。
屠守锷曾经历过导弹设计是迈大

步还是走小步的争论。1961 年 8 月 14
日，聂荣臻在北戴河听取国防部五院汇
报工作后指示，“东风二号”可定为一个
型号。难关要一个一个地过，过了1200
公里（“东风二号”）的关再过 2000 公里

（“东风三号”）的关，至此“东风二号”不
仅 正 式 确 定 上 马 研 制 ，而 且 国 家 在

“1059”（即“东风一号”）发射前就将此
任务作为我国自行设计的重点进行了
安排。

当时参加“东风二号”设计的科技
人员，绝大部分是刚出校门、热切渴盼
一显身手的年轻人。虽然参加过“东风
一号”的仿制，学到了不少导弹生产方
面的知识，但自行设计，对于他们来说
既无经验，也无可以借鉴的实物。然
而，所有参加设计的人员并未因没干过
而气馁，他们一个个情绪高昂，有一股

“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英雄气概和
“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责任感。他们废
寝忘食，勤奋学习。从书本上学，从资
料上学，在实际工作中学；遇难关，个人
钻，集体攻，人人奋勇争先上阵，从总体
到分系统，苦战三个月先后开始了全面
设计。

经过努力，1960 年 12 月，一分院完
成了“东风二号”导弹的全部设计。总
体和各分系统的设计图纸下厂，弹体、
发动机开始生产。对弹体结构进行了
部段的静力试验，对控制系统进行了地
面模拟试验，发动机进行了大量的组合
件研究试验和系统试车。用改装的发
动机推力室，进行半管结构试车以及运
转试验和轴承、密封、压调器等试验，获
得了发动机半管结构热试车首次成功。

1961 年 5月，“东风二号”从初样生
产转入试样生产。

1962 年 2 月 20 日，第一发“东风二
号”导弹总装测试完毕。26 日，国防部
五院召开“东风二号”首批进场动员大
会。会上宣读了《关于“东风二号”首批
试验的若干规定》。27 日，国防部五院
党委常委会突然决定推迟“东风二号”
导弹启运时间，再次进行综合检查。3
月4日，导弹出厂，装上列车送往大西北
导弹试验基地。这支试验队由副院长
王诤带队，一分院参加这次试验的领导
小组组长是副院长林爽。奉聂帅之命
亲临现场视察与指导的是国防科委副
主任钟赤兵中将，聂荣臻这次因病未能
亲临现场观看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
导弹穿云破雾，但他的心随着运送中国
军中之神的“东风二号”的列车，穿行在
太行山区、乌鞘岭上，直向茫茫戈壁基
地。

不可思议的神话
参加完安东的追悼会，刚从八宝山

归来，聂荣臻就随周恩来、叶剑英一起
驱车赶钓鱼台，向毛泽东主席作有关两
弹结合试验的详细汇报。为了准备这
个带有决策性的汇报，他又是一个通宵
伏案，迎着曙光才落下了最后一个标点
符号。

汇报中，主席听得非常仔细，还
不时插话提出些问题，尤其对汇报中
有关靶场的准备工作非常满意。他
说：“这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啊。”
主席一边感叹，一边顺手从身边茶几
上拿起一支烟，贴着鼻孔闻了闻，拿
起火柴点上了，深深吸了一口，吐出
一串淡蓝色的烟雾，他摆动手臂在空
中划了一个圆圈说：“谁说我们中国搞
不成导弹核武器，看看，现在不是搞
出来了嘛。”

“主席，根据试验准备情况和天气
预报，试验部队提出就在这几天择机发
射。”周恩来指了指聂帅和叶帅说：“我
们几个已经一起开会研究过，这个方案
可行，现在就请主席最后下决心了。”

“我同意，时机成熟就不要犹豫，就
像当年我们打三大战役时那样。”毛泽
东从靠背沙发上站起身，挥了下手臂果
断地说。他朝聂荣臻指了指：“还是你
去现场主持指挥发射吗？”

“是，主席。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
一早就过去。”聂荣臻又像当年接军令
状似的站了起来，立正回答。

（下转第11版）

《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增补版）一书讲述了半个世纪以来一
直被保密之网笼罩的中国导弹、运载火箭的研制故事。披露了代号为

“1059”的中国第一枚导弹、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第一次发
射人造卫星的内幕；颂扬了世人瞩目的两弹结合创造的世界“第一速度”的
神话；彰显了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国外卫星、载人飞船的辉煌业绩；
描绘了几代航天人艰难险阻、喜乐哀愁的命运沉浮。书中以真挚、鲜明、亮
丽、感人的细节和震撼人心的场景，还原了中国神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
路崛起的时代真实。

““长征二号长征二号FF””运载火箭发射运载火箭发射““神舟六号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载人飞船

这里是中国火箭的摇篮


